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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
从骆驼桥、上海，奔赴延安

如果说，江南水乡的旖旎风光
孕育了小建珍的才智和灵气，那么

“骆驼”尽管只是家乡的地名，却
在潜移默化中给她带来了刚毅和坚
定。

张建珍 1920 年出生在宁波骆
驼桥。这个江南小镇，原属慈溪，
后属镇海区骆驼街道。张建珍家境
贫寒，6 岁时父亲过世，母亲靠亲
友接济，带建珍姐妹俩到上海讨生
活。母亲靠缝缝补补维持一家人的
生计。尽管生活拮据，母亲还是尽
可能让建珍求学，小学毕业考上了
初中。

20 世纪 30 年代，在日寇铁蹄
的蹂躏下，中国之大已经容不下一
张平静的书桌，上海学生的抗日救
亡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张建珍加入
地下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
参加了革命。喜欢戏剧表演的张建
珍加入进步戏剧团体“我们的儿童
剧 团 ”， 宣 传 抗 日 救 亡 。 上 海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她志愿
到伤兵医院义务做救护工作。

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我们
的儿童剧社”成员们为了追求光明，
商议着离开上海到延安去。根据“年
纪小，队伍小”的特点，大家决定以

“上海小小流动剧团”为名，并推举
张建珍出任副团长。1938 年 4 月 28
日，张建珍瞒着父母来到上海十六
铺码头，登上了去温州的航船。

路 漫 漫 其 修 远 兮 。 为 求 索 真
理，这支文艺轻骑兵第一站来到温
州，“小小剧团”团员年龄最小的
14 岁，最大的 20 岁。在温州 3 个月
里，他们演出 20 余场，在温州戏
剧史上留下了一页。《温州日报》
报道了“小小剧团”的活动信息，
张建珍还在当年 7 月 12 日 《温州日
报·笔阵》 版上，发表了为纪念

“ 七 七 事 变 ” 写 的 小 诗 《壮 丁 礼
赞》：“你愿意丢开你的爱人，这是
多么的伟大！为的是——保卫你那
垂危的民族，锦绣的山河⋯⋯”

接着，“小小剧团”沿瓯江逆
流而上到了金华，一路经南昌、长
沙、武汉，9 月初到达西安。一路
上，“小小剧团”经由温州地下党
组织安排，逐站接转组织关系，在
长沙、武汉、西安，得到徐特立、
董必武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亲自
接待和谈话。从西安到达根据地以
后，张建珍进入安吴青训班和泽东
青干校学习，毕业后主要从事革命
文化工作，曾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
任演员。张建珍 1939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到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
军政治部宣传部任秘书。

就在这时，张建珍邂逅了她的
爱 人 —— 延 安 电 影 团 的 钱 筱 璋

（1918-1991）。电影团时属联防军
政治部管辖，他俩在一个灶上吃
饭，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留下了他
们的爱情故事。

这位后来成为宁波女婿的钱筱
璋非等闲之辈，其堂兄钱杏邨 （阿
英） 20 世纪 30 年代是“左翼作家
联盟”领导人之一，党的“电影小
组”成员，他将从家乡安徽芜湖到
上海的堂弟带到明星影片公司，主
要从事剪接工作，剪接了 《船家
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 等一
批左翼电影。抗战爆发后，钱筱璋

和上海左翼电影界的袁牧之、陈波
儿等人先后奔赴延安。钱筱璋先在
武汉由陈波儿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到延安后，他成为共产党领
导下的最早的电影团体延安电影团
的骨干。1943 年，钱筱璋编辑了纪
录片 《南泥湾》，并撰写解说词，
因当时延安没有放声设备，他就在
放映时现场解说。影片拍摄了毛泽
东主席亲笔书写“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等镜头，为轰轰烈烈的大生
产运动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945 年 7 月，张建珍调到延安
电影团，与钱筱璋结婚，成为一对
革命的“电影夫妻”。

纵便走到路尽头
从延安、长春，扎根鹤岗

如果说张建珍第一次从上海到
延安的长途跋涉，是一个向往光明
的年轻学生的壮举，那么她第二次
长途跋涉时，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革
命者了。

命运注定张建珍要像骆驼一样
继续长途跋涉。张、钱新婚后 3 个
月，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征程。

抗战胜利以后，党中央决定将
东北作为主战场，将大批共产党人
和军队派往东北。因日本人在长春
留下了一个电影厂，考虑到革命胜
利后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央决定派
延安电影团的人员前往东北，接管
这个厂。为此，受五省联防军政治

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 （1955 年被授
予中将军衔） 的指派，钱筱璋、张
建珍夫妇等作为延安电影队的先遣
队向东北进发，钱筱璋为组长。出
发前，钱筱璋起草了 《接收东北敌
伪电影事业，建设我党电影宣传机
构草案》。

路途遥远，任务艰巨，其时张
建珍已有身孕，但为了创立革命电
影事业，他俩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临行时，他们在宝塔山下留影，从
照片上看，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他们随着八路军教导团出发，
这一次从延安到东北，路程与上海
到延安差不多，但行程更为艰难，基
本上是靠骑马或走路，越过黄河天
险，翻过崇山峻岭，穿过敌人严密封
锁线，脚踩北国坚硬的冰雪，昼行夜
宿，一路风尘。到了张家口，八路军
教导团因另有任务留下了，钱筱璋、
张建珍只能单独行动。1946 年 3 月，
他们终于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
地辽宁抚顺，这时才知道这个电影
公司简称“满映’。

在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的
领导下，钱筱璋与田方等电影人化
装进入长春城，经过一番曲折，终
于接收了伪“满映”。当他们一进
入伪“满映”的厂房、仓库，看到
排列成行的摄影机、堆满整个仓库
的电影胶卷，想到延安电影团仅有
几台摄影机、胶卷一格一格都省着
用的情景，就觉得中央的决策是多
么英明，自己长途跋涉几千公里又
是多么的值得！

后因战局原因，在长春的全部
电影器材和设备几经转移，最后运
到靠近佳木斯的兴山市 （今黑龙江
鹤岗市），这里距离中苏边境不到
50 公里，东北电影制片厂就在一个
煤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另一对宁
波夫妻在这里举足轻重——袁牧之
任“东影厂”厂长、宁波媳妇陈波
儿 （广东潮州人） 任党总支书记。
钱筱璋任“东影厂”制片处副处长
兼新闻片组长，张建珍任新闻片编
辑。从此，他们将新闻纪录电影作
为自己终生的事业。一大批党的电
影工作者在这里拍出了多部名列新
中国第一的影片，如第一部长故事
片 《桥》、第一部科教片 《预防鼠
疫》、第一部美术片 《皇帝梦》、第
一部翻译片 《普通一兵》 等，而钱
筱璋、张建珍夫妇则在这里拍摄了
多辑纪录片 《民主东北》。

新闻纪录电影的重要性自不待
言，它既是新闻，又是艺术，其真
实性、文献性、政论性的特点，是
其他片种无法代替的。纪录片的创
作者追逐新闻往往会达到舍生忘死
的地步，就像飞蛾扑火，哪里有光
就往那里扑，战争年代则是哪里枪
响了就奔向那里。钱筱璋、张建珍
参与制作的新闻片有 《四下江南》

《东 满 前 线》《东 北 的 最 后 战 役》
《农民翻身》《送公粮》 等重大题
材，均编入杂志片 《民主东北》。

其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人感动。
接管伪“满映”后，有一些对中国
友好的日本电影技师愿意留下来继
续工作，其中有一位叫持永只仁的

动画片技师。1948 年 11 月，张建
珍的女儿和持永只仁的女儿同时得
了白喉，而当时只有一支盘尼西林
可以救命，最后张建珍夫妇将救命
药让给了持永只仁的女儿，大女儿
因此去世。这是张建珍夫妇一辈子
的痛，埋葬女儿时他俩坐在雪地里
哭了一个多小时。这种大仁大义，也
让持永只仁一家对中国人民产生了
深厚感情，持永只仁成为新中国动
画片奠基人之一，拍摄了最早的动
画片《皇帝梦》和《瓮中捉鳖》，他的
女儿则倾力帮助侵华战争中的中国
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
偿。改革开放后，持永只仁父女多
次访华，与钱筱璋夫妇相聚，感叹
他们是真正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
人民区分开来的中国人。

一生都在征程中
从鹤岗、北京，走向全中国

如果说，钱筱璋是新中国新闻
纪录电影的领军人物，那么张建珍
就是新闻纪录电影战线的攻坚战
士、骨干力量。

辽 沈 战 役 后 东 北 全 境 解 放 ，
1949 年年初，钱筱璋、张建珍奉命
进京，他们又一次长途跋涉，但这
一次不再靠脚底板走路了，而是以
胜利者的姿态坐火车进京。在山海
关火车站，夫妻俩特地拍了一张照
片，气宇轩昂、踌躇满志。进京
后，两人参与了开国大典等重要文

献片的创作，同时钱筱璋编导了
《百万雄师下江南》，张建珍编导了
《红旗漫卷西风》（合作），光看两
个片名，就知道影片的重要性了。
前者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
三野、四野三支野战军突破长江天
险、解放南京、进军全中国的壮丽
情景；后者记录了第一野战军在西
北战场的战事，片中出现了彭德怀
等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形象。由于
这两部影片的出色成就，在文化部
举 办 的 优 秀 影 片 奖 （1949- 1955）
评选中，《百万雄师下江南》 获长
纪录片一等奖，《红旗漫卷西风》
获得长纪录片二等奖，这也是对伉
俪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1957
年 4 月，夫妇俩参加了授奖仪式；
14 日毛泽东主席接见电影工作者
时，张建珍正好站在毛主席后面，
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张建珍定居北
京，但新闻纪录片这个行业决定了
她“永远在路上”。

为了撰写这篇文章，笔者日前
电话采访了钱筱璋、张建珍在北京
的二女儿张岱女士，我问她，“小
时候对妈妈什么印象？”她说：“父
母永远在出差状态，妈妈生下我，
56 天产假一到，就将我送到托儿
所，两年没接出来。在我的记忆
中，爸爸妈妈今天到这里，明天到
那里，总是忙着工作。”他们跑遍
了中国，从硝烟未散的西北战场到
海防战士守卫的东海海疆，从山西
的农业先进典型大寨到焦裕禄任县
委书记的河南兰考，祖国处处留下
了他们的足迹。

1953 年，钱筱璋任中央新闻纪
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56 年任厂
长，1978 年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
兼“新影厂”厂长，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离休，长期担任我国新闻纪
录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摄制了大
量脍炙人口的影片，有的还是他现
场指挥拍成的，如庆祝建党 40 周
年的文献片 《光辉的历程》，神秘
莫测的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里》，
催人泪下的 《周恩来总理永垂不
朽》 等。而张建珍除长期主管 《新
闻 简 报》《祖 国 新 貌》 等 杂 志 片
外，还编辑了 《第四野战军南下
记》《大上海欢庆解放》《儿童的节
日》《前进中的内蒙古》《花果山》

《北京新建筑》《欢庆十年》《邓小
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返北京》 等
影片约 20 部。另外她还主管了数
十部影片的制作，如 《李宗仁返回
祖国》《陈毅副总理举行记者招待
会》《抗美援越 （第一号）》《毛主
席的好学生焦裕禄》 等。1976 年
10 月，张建珍到天安门广场参与欢
庆粉碎“四人帮”的纪录片的拍
摄，她的关门之作是 《巴金》。在
这些影片中，踩着自信、坚定步履
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彭真，怒
发冲冠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经历坎
坷、上下沉浮的李宗仁将军等形
象，被鲜活地保留下来。

钱筱璋同志 1991 年 5 月因病离
世，享年 73 岁。

1984 年，张建珍在中央新闻纪
录电影制片厂副总编辑任上离休
后，仍编辑了电影人物的纪录片和
书籍多部；

2015 年 9 月，张建珍获得抗日
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2021 年
获在党 50 年纪念章；

2021 年 9 月 7 日，从骆驼桥走
出去的宁波女儿张建珍，以 101 岁
的高龄平静地与世长辞。

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拓荒夫妻”
——镇海骆驼桥女儿张建珍和她的革命伴侣钱筱璋

竹潜民

2020 年，张艺谋
拍摄了一部名为 《一
秒钟》 的电影，该片
围绕“新闻简报”展
开故事情节，一下子
唤起了众多老影迷对
《新闻简报》的记忆。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每五天一集的《新闻
简报》，可谓影响非凡。那时候电视没有普及，《新闻简报》犹如今天CCTV的“新闻
联播”，是当年中国人吸收影像信息的重要渠道。无论城市里的电影院还是农村的电
影放映队，放正片以前都要放10分钟左右的“新闻简报”。

电影《一秒钟》让我想起一位宁波籍女电影家，她就是曾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副总编辑、长期主管《新闻简报》的张建珍女士 （1920-2021）。张建珍是新中
国新闻纪录电影的老前辈，对这一片种有过突出贡献。2004年，为研究宁波籍电影
家，我曾到北京海淀区张建珍家中采访，当时她已84岁高龄，是个硬朗、精干的老
太太，她热情接待了我。我问：“从《浙江电影志》的介绍中得知张老是鄞县人，对
不对啊？”

老太太回答道：“不、不，我是骆驼桥人，骆驼桥，骆驼桥！”

今天六十岁以上
的老影迷，对这个片
头肯定不会陌生。

◀1945年10月28日，张
建珍 （左三）、钱筱璋 （左
二）和战友出发去东北前在延
安宝塔山下留影。

▲▶对于电影人来说，
摄影机是最重要的武器。张
建珍、钱筱璋 1947年在东
北电影制片厂。

钱筱璋导演的《百万雄
师下江南》电影海报。

2015年，95高龄的张建珍挂
上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1949年年初，张建珍与
钱筱璋摄于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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